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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整體佛教發展應有的正確觀念 

專訪惠敏法師 

轉載自《法光雜誌》No.35,81.8.10 

惠敏法師檔案 

  惠敏法師俗姓郭，名敏芳），台灣省台南市 

人，生於民國四十三年一月。民國六十年畢業於台 

南第一高級中學，進入台北醫學院攻讀藥學，於大 

學期間接觸佛法深受法益，遂發心深入法海，於台 

北醫學院畢業後進入中華佛研所鑽研佛學，又感佛 

學研究不能侷處一隅，應有開拓之視野，遂即負笈 

東瀛（民國七十五年），民國七十六年考進東京大 

學大學院成為正式院生，兩年後以「『聲聞地』 

種姓論資糧論」論文，取得東 

京大學碩士學位，同時更上一層進入博士課程，於 

民國八十年十二月提出博士論文「『聲聞地』研究 

序說－－瑜伽行所緣中心」，且於今年 

五月廿七日通過博士論文口試，正式取得東京大學 

大學院文學博士。惠敏法師現任三峽西蓮淨苑副住 

持，且即將執教於國立藝術學院、法光佛教文化研 

究所，及中華佛研所。 

前言 

  台灣佛教近幾年來的迅速發展已廣獲社會大眾 

的迴應，不管是傳統寺院專屬的弘法活動也好，抑 

或學術界熾盛的研究討論風潮也好，在在都顯示著 

台灣佛教正邁入一個嶄新的紀元。而值此之時，如 

何攜手共進同創佛教未來的課題，更為每一個佛教 

弟子所重視著。因此，我們特別採訪甫獲日本東京 

大學文學博士的惠敏法師，請他來談談台灣佛教發 

展的契機。 

 問：台灣佛教近年來學術研究與討論風潮甚 

熾，學術研究機構現也已頗具規模。然而當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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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所處的學術環境正值草創期間，當時遠赴日本 

深造，是否遭遇諸多困難？法師您如何克服？又 

台灣佛教學術研究環境的改善，是否已能彌補當 

年的缺失與不足？ 

答：出家以後，主要是在傳統的寺院內修行與學 

習，然而我卻發覺，既然想要深入佛法，就必須要 

開拓視野，吸收國內外的研究成果，甚至更應該瞭 

解國內外從事佛學研究的狀況。不過，要吸收其他 

人的研究成果，瞭解別人的研究方法，碰到最大的 

問題就是語言。譬如說，梵文、藏文、巴利文這類 

經典語言，若要在寺院中學習恐怕不易。再者諸如 

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等研究用語言，雖然自修 

還可以增益，不過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這也就 

是為什麼我會去念國內佛研所的一個主要動機，主 

要還是想吸收和瞭解國內外的佛學研究成果。 

  當時國內的佛學研究所尚處於草創階段，許多 

佛學有關課程都還在摸索。譬如說，語言方面特別 

是梵文、藏文等教學均才起步。但是，日本在這方 

面的研究與基礎已近百年，成果豐碩。再者，他們 

研究與學習已蔚為風氣，學生們自然會主動去學習 

這方面的語文，因此他們的語文根基甚穩，使用起 

來就十分「自然」。當初我們在國內學習這類語 

文，算是頭幾批,周遭環境與教學要求，尚不是那麼 

地「自然」，所以初到日本，在那種學風及環境 

下，當然很難跟得上進度。因此我認為目前國內佛 

學研究所的基礎教育，特別是在語文訓練與文獻學 

方面，須要再接再厲，精熟再精熟。 

    我舉一個較具體的例子，我到東京大學 

後，仍到大學部上梵文文法的課，教授對學生的要 

求及教學的進度，都要比國內高出許多。日本學生 

碩士班以上大部份都能熟讀幾本梵文原典，有的甚 

至都能夠背誦，所以進入研究所，在這方面他們就 

不會有太大的障礙。 

  大體說來，在日本從大學部到碩士班，對於學 

生的語文訓練及文獻學要求比較徹底，這也是目前 



國內佛學研究所較弱的一環，也是國內學生到日本 

較有障礙的地方。 

問：從民國七十五年到八十一年六年的留學生 

涯，除了取得文學博士外，法師認為在日本還有 

那些收穫？ 

答：談到六年留學生涯的收穫，無疑地，上述我所 

強調的語文及文獻學方面的訓練，是我最大的收 

穫。因為我在日本就是專攻梵文、藏文及巴利文， 

至於漢籍佛典的課程，我只在碩士課一年級時選了 

一門。 

笫二個收穫，是在日本拓展了研究的視野，特別是 

在資相當齊備的東京大學，比較能夠迅速獲知一些 

新的研究動向。大致來說，在東京大學資訊的取得 

與接觸機會均甚為便捷，而且凡是有國際知名學者 

路過東京，校方均會自動邀請前來演講，這種面對 

面的知識傳遞模式，對學生的吸收與剌激，是有其 

正面效果。 

再者，日本與世界各國的學術機構交流甚為密切， 

新資訊的取得如此快速，自然拓展研究的視野。 

  以上兩點是我在日本學習上最直接的收穫。 

  間接的收穫是從日本的社會及媒體得到的知 

識，日本是個先進的國家，舉凡政治、經濟、高科 

技發展、都會予人很深刻的印象，同時也帶來諸多 

啟發。當然這一點在其他比較先進的國留學都能有 

相同的感受，不一定只在日本。 

  另外一點，就在六年的留學生活中所建立的人 

際關係與管道，這也是相當可貴的資產。而這項收 

穫就如同日本人講話中常用的（plus a），是一種 

難以估計之附加價值，憑添始料未及的收穫。 

問：留學前後，對台灣佛教整體發展的改變，有 

何感覺？發展的主要因素為何？ 



答：在我留學期間，不僅是佛教有了很大的改變， 

整個國家社會的變化也十分快速，因此我想，佛教 

的發展與整個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有關係，是整 

個國家在動，整個國家在變，連帶著佛教也動了起 

來。當然教內的發展也有些前因，就我所知，教內 

已不像過去定為一處，活動的範圍與空間已擴大許 

多，且已多元化。我在國外獲知這些消息，常歡喜 

讚歎，經過國內法師與居士用心的推展，台灣佛教 

已有長足的進步。 

問：聽法師您如此說，是否意味佛教已從傳統的 

寺院中走出，邁向寺院外（社會大眾）的發展？ 

答：也不能完全這樣說：因為如此說法容易引人產 

生錯覺，認為走出寺院是「對」，寺院內就 

「錯」。 

  整體佛教蓬勃發展，與愈來愈多的青年加入佛 

教有關，他們為佛教注入一股新血。就拿我這一代 

來說，當初在學校學佛被認為是少數民族，且為異 

類，可是現在不一樣，似乎已有不學趕不上時代潮 

流的趨勢，因此佛教的活動份子愈來愈年輕化，程 

度也愈來愈高，這自然有助於佛教的發展。 

  不過，我也感覺到，現在變化的速度要比過去 

快很多，這或許與資訊的傳遞快速有關，有時更令 

人眼花撩亂，然而僅管如此，不如將它視為另一種 

好的轉機，與其驚恐，不如加以期待吧！ 

問：法師您是宗教師兼學者的身份，日後必大力 

推展佛教教育與文化的發展。而法師您又甫從日 

本返國，關於教育文化方面，可否請法師您分析 

兩國的優劣點？而台灣佛教的發展方向應朝向何 

方？ 

答：日本佛教與台灣佛教非常有趣的！她們兩者正 

好長、短處相反。日本佛教屬橫向關係的發展，而 

台灣佛教屬於縱向的發展，兩者成為有趣的對比。 



  日本佛教橫向關係的發展，以大本山為中心， 

寺院與寺院的聯擊力較強，學者之間亦若是，學者 

之間透過各種學會彼此切磋增長知識。而台灣佛教 

恰好相反，領導者每天的交流及接觸不是徒弟就是 

信徒，與同輩間的交流微乎其微，弘法者與弘法者 

之間鮮有機會互相切磋佛法，個人講個人的經。這 

種每天面對的上下關係，從某個角度來看，很難察 

覺自己的缺點，師父講的話是對，老師講的法絕對 

錯不了。因此自成各個封閉的體系，於是就形成各 

說各話，各講各的「好」，就這一點，與日本不太 

相同。 

  再者，除上述之對比之外，「弘法取向」與 

「學術研究取向」是日本與台灣主要不同之處。日 

本學術研究很強，第一流人才幾乎全走上佛學研究 

的路線。因為日本佛教寺院是採世襲?長子繼承，假 

若長子會念書，他就選擇學者路線專心去當教授， 

或許就把寺院交給弟弟去執掌。 

問：但是，當住持同樣要能專業弘法？ 

答：基本上他們沒有弘法。現在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問題。日本佛教既是學者取向，又是橫向結構，自 

然寺院與信徒之間的關係就很微弱，可以說日本佛 

教的住持幾乎不弘法。因為信徒與寺院的關係只建 

立在納骨塔上面（日本法律禁止土葬，一律火葬） 

，日本人若自稱是佛教徒，並非代表他真正信仰瞭 

解佛教，只是意味我家的骨塔在寺院內。日本佛教 

信徒平時去寺院不是向法師請法或去大殿禮佛，只 

是去掃墓祭祀而已。 

  台灣的佛教信徒則不然，去寺院有請法師開示 

的風氣，因此台灣的法師被這些信徒「訓練」的都 

很會弘法或開示，所以台灣通俗弘法很強。但是日 

本寺院的住持就不然，他只是專心做「佛事」即 

可，信徒也無此習慣請法師說法，因此日本寺院住 

持通俗弘法的刺激幾乎沒有。所以當日本佛教的住 

持在學校學了幾年的佛法與佛事知識外，長久下 

來，除了那些與佛事相關的知識外，所有的佛學知 



識幾乎全用不著，難怪有位日本法師就曾對我說： 

「用不著，幾乎都忘了！」 

  所以，在日本討論與研究佛法大多是教授學 

者，社會與媒體教育有時亦摻入佛學的課程，大多 

請學者來講，像ＮＨＫ電視台即有「人生講座」講 

佛學，或者像「心的時代」也有佛教課程。因此日 

本人接觸佛法，大多數還是透過媒體及書，另外就 

是寺院以外專門弘法的組織，所以這也是造成日本 

新興宗教如雨後替春筍般出現的原因。 

  因為日本新興宗教的經濟基礎不是建立在納骨 

塔上，所以他們非得弘法不可，否則無法生存。而 

傳統寺院以骨塔為其主要經濟來源，且相當優厚， 

因此他無需靠弘法維生。但是實際上，日本社會仍 

有強烈的宗教需求，在傳統寺院無法滿足大眾需求 

時，轉而向新興宗教訴求，造成新興宗教非常興 

盛，並不是沒有來由的。所以這也是日本與台灣很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將來台灣佛教的發展，即然在通俗弘法方 

面很強，就應該繼續保持不應捨棄。而我們比較弱 

的一環即是高深的佛學研究，就應該持續加強，當 

然，這些年來已有改觀，佛教徒正逐漸重視佛學研 

究的強化工作。 

問：橫向發展與縱向發展有其優劣，弘法取向與 

學術研究各有缺失，在台灣佛教未來的發展中， 

如何找到平衡點？ 

答：在日本，學術研究與修行系統並非因橫向發展 

關係，而達到某種協調的程度，他們幾乎很少交 

流，說白一點，在談佛學的時候，學者們往往會輕 

視寺院的僧人，而寺院系統的人認為，既瞧不起 

我，我也不與你打交道，所以在日本，學者與寺院 

間並沒有調和得很圓滿。 

  我想將來佛教辦的大學遲早會成立，要成立的 

話，難免會遭遇這些問題，不過我仍希望是能夠協 

調比較好。我個人認為，這兩者應該可以互補，應 



該彼此尊重，各取所需。站在整體佛教的發展來 

看，兩者均各有其必要性，不是光靠佛學研究或僅 

遵修行可賴以發展的。兩者理應並重彼比肯價值， 

各發揮所長，不要彼此否定才好，要知：合者兩 

利，分則兩敗俱傷。 

  所以整來看，台灣佛教應加強橫向聯繫及重視 

學術研究的發展，絕不能顧此失彼，反而減緩佛教 

的發展。 

問：與佛教發展有切身關係的人才問題，是否請 

法師提出您的看法？ 

答：人才的吸收與培養是佛教要維持穩定成長的重 

要因素。佛教有兩大培養人才據點：一是寺院，二 

是寺院外的教育組織。 

  寺院是培育僧才的中樞機構，因此寺院內部如 

何運作，怎麼把人一、接引，二、培養，三、適得 

其所的出路，這三個環節做好，是非常重要的。以 

工廠作譬喻，首先必須先找尋所需的適當原料，這 

些原料進來後，如何把它加工、製造，而成為有用 

途之產品。這便是第二個階段須要有完善且健全的 

培育系統來培養人才，第三階段是，當他完成某種 

階段的培訓後，是否還有管道使他能更上層樓繼續 

深造，或者從事他所專精的事務。 

嚴格說來，吸收接引、培養訓練及出路這三個階段 

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夠有問題，不然任何一點堵塞 

都會造成人才的浪費與流失。所以整體來看，佛教 

寺院方面應該針對這三部分做一個總檢討。也就是 

說，如何提高學生的興趣來報考及參與。甚至我們 

還要能夠主動積極去發掘人才，而不應只是被動等 

他來報考。人才進入以後，必須給予完善健全的培 

養，甚至幫他選擇適當的出路，我想唯有這樣，才 

會使得人才的管理可暢通。佛教所需的人才太多太 

多了，主動發掘人才，因才施教，因才而用，絕不 

能認為每個人非得走這一條路不可，因此廣泛培育 

人才，才是佛教賴以發展的憑藉。 



問：法師您將來除了在教內研究教學外，是否另 

有教職？ 

答：將來我主要擔任的教職是法光佛學研究所及中 

華佛研所，另外可能將在國立藝術學院擔任通識教 

育的課程，除了宗教人生這類的宗教課程外，另外 

則是我比較專門的「佛教藝術中的思想」課程。但 

是這些均屬共通課程，與研究所的專精性質不一 

樣。對我來說，兩邊任教比較平衡一點，通通教太 

專精的課程，卻忘了一些基本的問題也很不好，所 

以這正好平衡一下我學佛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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